郑桂华｜“读写结合”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阅读与写作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但古人从大量的写作经验中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一中说：“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那么，解决涵养不深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多读书。通过读书，体会前人的写法，再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熟练掌握的目的。在卷五中，唐彪又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进，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也，如泉之涌，滔滔不竭。”这种写作教学方式在私塾中比较普遍。宋朝人胡宏曾这样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有想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必大有可观者。”[i]叶圣陶先生也曾指出：“读与写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裨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之事，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之事，故而相同。”[ii]“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多读多写的写作教学思想，仍然不乏学科性，值得深入研究和继承。
只不过，阅读与写作毕竟是的两种很不相同的智力活动，在实施中也体现为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两者之间尚隔着一层障碍。鲁迅就说过，“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但是，作品中的“应该怎样写”，一般读者又“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iv]。一般读者不容易看出，那么刚刚开始克服文字障碍、初步体验阅读生活的中学生，对哪些文章更值得读，文章中哪些地方隐藏着的写法之奥妙，自然更加不能明了。这就需要有人把藏着写法奥妙的文章挑出来推荐给学生，在学生阅读的时候，能给他们点提示，自然有助于他们对写作营养的吸收。按照这种思路建构写作课程内容，就是“读写结合”教学路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读写结合也可以看作是教师介入学生的阅读过程、并间接影响其写作活动的写作教学路径。
从人们介绍的一些经验来看，虽然同样名为读写结合，但教师教学的价值取向不同，实施的侧重点和教学效果也大相径庭。
从教学目的角度分，读写结合”应该有两种取向。
一是“以读促写”， 即从“如何写作”的角度来理解阅读材料，积累对好文章的感受，梳理写作思路，建构写作图式，最终以提高写作能力为目的。如借助《春》一文学习，指导学生分析作者描摹景物的多个角度，如质地、颜色、情态等不同角度，或者视觉、听觉、嗅觉等不同感官对景物的观察感受，再指导学生运用到景物描写中。
另一种是“以写促读”。虽然这种做法也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阅读材料，也要梳理作者的写作思路，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却是以作者的写作思路为线索，去还原当时的写作情景，以便更准确领会文章的意图。譬如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时，教师引导学生写一段鉴赏文字，分析作者是如何营造一个静谧、美艳的荷塘夜色的，借此体会荷塘在文中的寓意；再如课前阅读《孔乙己》，为孔乙己写一份人物小传，写作小传这一写作活动只是为了熟悉小说的内容，教师关注的是学生所写的孔乙己小传是否体现出对课文内容的全面把握，为课上对孔乙己形象的分析、对小说意蕴的发现提供了学习基础，至于学生写作的小传是否规范等则不是教学的重点。
“以读促写”，“读”是手段，是方式，是中介，“写”的能力提高是目的，是期待的最终结果；而“以写促读”则相反。写作教学中所说的“读写结合”主要指“以读促写”。
一、“读写结合”的写作教学问题所在
（一）目的手段混淆不清
“以读促写”中“读”是手段，是过程，是凭借，“写”才是目的，“读写结合”的写作教学效率不高，其根本问题在于一些语文教师不能区分目的与手段，将“以写促读”与“以读促写”混淆在一起。可以说，目的与手段不分，是以读促写中的关键问题。说是上写作课，实际上是阅读课。一些老师在阅读课上引导学生进行一些片断等写作活动，就以为是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下面是一位教师用泰格特的小说《窗》进行“以读促写”的教学目标：
1.通过给小说拟写一个副标题的训练，让学生读懂小说的内容，理解小说主题，认识人物的形象，培养学生归纳文章的能力。
2.通过对小说的缩写、扩写训练，让学生理解小说独特的写法，培养学生想象的能力。
这两项目标中都有写的活动，但是很明显，这两项目标表述中的“写”的活动都是手段，目的还是理解小说，培养学生想象能力等。很明显这位老师将“以读促写”与“以写促读”弄反了。这样的教学当然很难明显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再者，看一节课是“阅读课”还是“写作课”，更简单的做法就是统计学生学习时间，时间花在阅读课文分析课文还是花在写作、修改上。时间主要用于阅读理解分析课文就属于阅读课，反之，属于写作课。这节课共五个板块的活动，四个活动在理解分析文章，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进行阅读活动，这里就不展示该节课的具体活动。
以“写”在“读”中的活动量等标准看，“以读促写”还可以分出两种做法，一种是“以读为主，读中带写”，即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在完成引导学生理解文意的主要任务只外，结合阅读材料中某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表达特点，提醒学生从写作的角度加以注意，以备将来模仿学习之用。这差不多相当于在阅读理解中即时“插播”一些写作教学内容，至于“插播”多少，每个教师有自己的设计，他们在每一处的处理上也都不一样，如仅仅举例说明，有时可做点简单训练，当然，也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后模仿原材料的写法做课外训练。“插播”式读写结合其优点是实施灵活，不会冲击原有的以理解为主的语文教学计划，其不足之处是写作训练内容完全跟着原来的阅读课文走，没有稳定的教学点，没有足够的当堂写作实践活动作为保障，写作教学效果得不到保证。
另一种思路是“以写为主，以读促写”，这需要有一套以写作知识和技能为线索把阅读材料组织起来的专门教材。当年叶圣陶等主编的《国文百八课》就是以写作技能为线索来组织阅读材料的。建国后在读写结合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上，广东小学语文特级教师丁有宽先生有过较深入的探索，他把小学生需要学习锻炼的表达能力分成50项，每一项选取一组范文，上课时教师先引导学生读范文，再让学生模仿范文写作，再对照范文评改，形成“读为基础、从读学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的模式。[v]
专门的读写结合教材弥补了以阅读为主的教材在内容上忽略写作的不足，但其瓶颈是如何处理与原来阅读教材和阅读教学的关系。因为在原来的语文课程计划之内，并没有预留另一套“读写结合”教材使用的空间，因此它的身份只能是课外读物（当年的《国文百八课》的定位就是自修教材）。因而专门的读写结合教材总是处在“看上去很美”的尴尬地位。
（二）“以读促写”，“读”可以“促写”什么，目标与路径不清晰。
一些教师所实施的“以读促写”的教学也确实做到了“读”是手段，“写”的能力提高是目的。但是，在这类教师的“以读促写”的教学中，“以读促写”，可以用“读”来促“写”一些什么，目的不清。在他们的写作教学中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
1. 抽象地要求仿作。
针对课文的题材，要求写一篇同样题材的习作。如学习了《背影》就布置一篇写“父爱”的文章；学习了《济南的冬天》就要求学生写一篇家乡的冬天或者秋天；学习了《荷塘月色》，就要求学生写一段景色，类似的不一而足。
还有就是针对课文整体上的某一特点，抽象地要求学生模仿。如学习了《白杨礼赞》，就要求写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学习了《我的老师》，就要求写一篇用二三事写一个人；学习了《荔枝蜜》，就要学生写一篇欲扬先抑的文章。
这种教学只是提出抽象的要求，没有具体方法、路径的指导，却希望学生能提高写作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2.教师以为讲了知识概念，学生就能将之用于写作中。
“以读促写”的另一个常见的无效做法是教师根据课文讲解一些写作技巧，希望藉此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这种情况看起来比上述“抽象地要求仿作”要落实一些，实际上，“在以教师分析课文为主的讲授式教学中，学生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关于写作方法的术语。那些诸如‘间接描写’、‘情景交融’、‘夹叙夹议’等词，只不过是教师硬贴到学生脑门上的标签而已。充其量，这些术语只有在学生面对那些封闭型的客观试题时才会被想起，而在作文时，能自觉地想到并运用这些方法的学生恐怕难得一见。”[vi]写作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性活动，没有写，没有写之后有针对性的修改，仅靠记住一些概念术语来提高写作技能，无疑与不下水，只靠记住游泳的规则就想能够游泳一样，实属天方夜谭。
3.句的仿写比较多，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段落的仿写相对较少。
由于高考、中考试卷中比较多出现仿句题，很多语文老师在阅读教学课上，常常会随机进行仿句训练，这自然无可厚非。只是，学生到了中学阶段，不再是以写好一个教师给出“命意”要求与句式规范的仿句作为写作训练重点，这种仿句训练对学生到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可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中学阶段，需要着力训练学生起草列纲、谋篇布局等成篇的能力，而句意彼此有紧密关联的片段，则是写作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篇章训练时不可或缺的写作实践活动。
4.比较多地模仿修辞佳句，比较少模仿那些看似朴实却意蕴丰富的句子。
特级教师黄孟轲不止一次对教师过分训练学生模仿修辞佳句的现象进行抨击，他说过：“说到作文的语言运用，很多教师都会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方法，或让学生去摘抄一些名言好句来实现，以使文章精彩。这些虽是方法，但我觉得往往脱离语言的语境意义，脱离语言背后写作者的个性及情感支撑，有悖语言运用的本质意义，用这种方法教学作文，会将学生内在的语言潜质掩盖和扼杀。”[vii]的确，修辞佳句的仿写是目前语文课堂的一大风景，而看似朴实无华却意蕴丰富的语段的仿写则比较容易忽略。
像《荷塘月色》中很多老师喜欢仿写那一组博喻句或者通感句，却很少有老师引导学生关注“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这一类的语言。这句话作者运用转折关系的复句强调“今晚却很好”，并且用倒装句加强这一强调的意味，体现出作者从颇不宁静的家中走出，力图获得心灵的自由宁静的自觉追求。结尾“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了，妻已睡熟好久了。”，这一句的意味就更丰富了。破折号表达语气到的转折与舒缓，“猛”“不觉”表达出作者回到家的行为是不由自主的，分号有将自己下意识的回到家中的事实与家里人对他的不关心形成对照的意味。这样的语言是很值得学生揣摩模仿的。
（三）“以读促写”所选择的 “促写点”不典型
前不久听一节以读促写的写作作指导课，教师执教《老王》一文，教学目标是学习记叙文选材应该选取不平常的事情，这显然有牵强之嫌。《老王》一文的核心教育价值不在于杨绛选择了什么不同凡响的事件，相反，她所写的事情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文章不是专门为学习写作而写的，因而从中吸取写作学习的价值也各不相同。从学习价值类型看，有的阅读材料其篇章结构值得学习，有的是表达方法特别鲜明，有的是句式特点十分突出、有的是修辞手法印象，也有的文章则是话题和主旨比较有吸引力。在设计“以读促写”方案并开展教学指导时，教师需明了哪些“以读促写”内容对提高写作更加有效，而哪些内容可能是低效或者是无效的。一般来说，以借鉴篇章结构及语言的价值的读写结合价值为高，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完《背影》之后，要求学生模仿《背影》写一篇表现父爱的文章，这属于“借话题”写作文，对写作水平的提高帮助不大。因为，《背影》固然是一篇感情真挚、意蕴深厚的文章，学习这篇文章能激发对父辈的理解，不过，能激发出学生对自己父母的情感，只是写好文章的有利条件，对直接提高表达能力却帮助不大。如果阅读时有意识引导学生学习《背影》从细小处着眼的选材的方法，或学习它抓住“背影”写人物这种侧面描写的手法，或模仿文章那种“追忆式口吻”写过去的故事的方法，都可能让学生的表达力收到相对比较明显的效果。这才是有效的读写结合。
读写结合的另一个瓶颈是阅读范文的有限性和写作技能的无限性之间的差距，选出的阅读材料再典型、再精炼，也仅仅是孤零零的几个例子。因此，若是能从一个例句、一篇范文拓展开去，向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语言材料，读写结合才可能收到可见的效果。
“以读促写”的写作指导之所以效率不理想，究其原因，教材中的“以读促写”设计缺少系统的设计，没有给教学以有力的支撑，另外就是教师没有很好地抓住课文可以很好“促写”的点。
二、“以读促写”的写作教学的基本内容与路径
提高“以读促写”教学的效率，一定要厘清“以读促写”的教学中“读”为“写”提供哪些支撑？
（一）“写什么”的积累与触发。
1．“以读促写”的一个目的是积累写作素材。
学生畏惧写作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解决“写什么” 的问题只有“阅读”和“留意生活”两个路径。阅读中获得的故事、风景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写作素材。黎锦熙先生就主张“日札优于作文”，他要求学生养成写“修养日记”和“读书札记”的能力和习惯。其中“读书札记”， 他要求学生记录自己听讲或阅读中的体会心得，强调学生要随手笔录，一事一条，长短不论，贵在坚持；每条的眉端应标上分类序号，以便日后使用。他指出：“札记届满一学期或一学年，即可按标类之数码，检集同类各条，组成单篇，分标题目：积久即为各种专题研究论文之资料。”
翻开上个世纪20年代的课程标准，我们也可以看到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中有六条关于“写作”的规定，其中三条明确了“读写结合”的方式，具体如下：
(2)翻译翻文言文为语体文，或翻古诗歌为语体散文或语体诗歌。
(3)整理材料由教师供给零碎材料，令学生作一有系统的文字。
(4)变易文字的繁简或发一简约的文字，令学生就原意演绎变详；或发一冗长的文字，令学生就原意节为简短。
德国的语文课程将写作的程序描述为拟纲” 行文”和 “修改”，“行文”一项中的关于读写结合也有比较详细的表述，如：
(1)能缩短较长的和较难的文章，并能用客观平实的语言说明其主要内容；
(2)能归纳线性的和非线性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并做到章节关联、内容正确；
(3)能举例说明性作品中某些表现手段及其作用方式……
2.“以读促写”的第二个目的是用阅读的文章提供写作话题，触发学生的写作动机。
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读书笔记的写作，他“为自己所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一至10年级拟定223个作文题，其中读书笔记一共98篇，占总数的42％”。这些读书笔记中，有的是让学生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评析，如《堂•吉诃德是怎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还有变色龙式的人物吗》等；也有对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并发表感想，如《黑暗里的一线光亮——读〈大雷雨〉后》；还有对作品中的格言和谚语展开议论，如《天生爬行的人不会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
《刘半农作文教学述评》中介绍他的写作教学12条做法，其中由读促发写的活动有10项，如[viii]：
4．化韵文为散文。（如古诗及白香山纪事诗，均可改作散文，兼采词曲。）
6．以一段冗长之文字，令学生删繁就简，作一短文，其字数至多不得逾原文三分之一。
8．以一段文字，抽去紧要虚词，令学生填补之。
9．以一篇不通之文字——或文理不通而意义尚佳之小说杂记等——令学生细心校订，不许掺入己意。
10．以一篇之文字，颠倒其段落字句，令学生校订之。
11．以一段简短之文字，令学生演绎成篇。
12．预先指定一书，或书之一部分——其篇以一万字至三万字为限，且文义不宜高深，要以学生能自行阅看，全无窒碍为度——令学生阅看，即提纲挈领，作一笔记，或加以论断，字数不得逾千。
中外这些优秀教师的写作教学设计，今天看来还是有着它的生命力。学生通过阅读，对写作有感受，有思考了，写作起来自然就有话可说了。
（二）“如何写”的借鉴，核心是构建语言模型。
“如何写”借鉴的是章法技巧等，也就是通过对范文的借鉴，形成自己的若干大大小小的语言模型。或句或段或篇章，或细节描写或环境渲染，或朴实或优美或幽默，不一而足。刘永斋先生针对“读写结合”训练提出三种类型，即仿写型、评论型、感触型(实际相当于读后感)训练。其中仿写型读写训练，就是指以训练语文基本功、培养初步读写能力为目标的读写训练，具体包括构思立意的指导、结构形式的模拟、语言修辞的借鉴、手法技巧的仿照。[ix]众多老师以读促写的指导课也以此为多。
这类教学，需要克服对好的语言模型的片面认识，如上文提到的几种情况。其次，在教学中，也需要注意循序渐进。钱梦龙老师在以读促写的教学上主张教学的基本程序为：模仿—改写—仿作—评析—借鉴—博采。香港大学谢锡金教授提出的模式更为简洁：仿写—改写—借鉴—博采。谢教授认为这一过程中，模仿的成分越来越少，创造的成分越来越多。
（三）缩写、扩写、续写、改写等写作能力的培养。
上面两种情况均是读为写提供帮助，或是写作内容，或是写作话题，或是写作技巧，还有一点与上两项不同，是读与写的深度交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7-9年级的学段目标中有规定：
6．能从文章中提取主要信息，进行缩写；能根据文章的基本内容和自己的合理想象，进行扩写；能变换文章的文体或表达方式等，进行改写。
所以，初中阶段培养学生缩写、扩写、改写等能力是必须的。这就意味着以读促写的写作指导离不开这几种写作活动的设计，并达成相关能力的培养。新加坡 “华文教学：悦读乐写”反刍式教学研究项目在新加坡有一定的影响，倡导的就是“读写结合”的教学模式。反刍式教学的具体类型是：课后写作小练习；翻新和再造课文，包括缩写、续写、改写等；整篇文章和一类文章的模仿训练；写评论文、做笔记等[x]。在这几种写作训练中，读与写是相辅相成的。
除以上所谈的几个方面，“读写结合”在考试评价的地位也是世界性的。如日本东京大学2012年高考题：
3.阅读中国古典典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问章节，回答问题(文字略)：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晏子是如何论证君臣之间“和”与“同”的本质区别的？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应有的状态和理想境界是什么？
法国统一中学毕业会考、德语基础课考题与能力课程考题、美国SAT考试等均有根据阅读材料（包括典籍等）进行写作的试题，如德国汉堡市有“从启蒙到古典时期的文学——歌德的诗歌”、“从启蒙到古典时期的文学——伦茨的作品：《庄园管家》”等试题。这也就意味着不进行读写结合的教学是行不通的。
最后，说到底，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以读促写”中借助读解决写的什么问题、怎么样借助读促进写的能力提升，教师对于这两个问题想得越明白，以读促写的教学效果也就会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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